
大雪之日，天气却出奇的暖和，遂约三五

好友去天蓬岩游玩。

坐落在株洲市攸县黄丰桥镇广和村的天

蓬岩，据清同治《攸县志》记载，因山中洞壑深

邃，中有龙潭，泉出不竭，世传天蓬真人曾在此

修炼，故名天蓬岩。

从山脚沿山路曲折前行，在重岩叠嶂的迂

回之中，山路左侧下方一条水渠若隐若现，这

就是传说中的伞把圳或曰仙人渠。同行者有人

熟悉这里的历史掌故，便向我们绘声绘色地介

绍起这里的传奇故事：很多年以前，老百姓在

这里种庄稼，需要水去灌溉禾苗。老百姓就想

在这个岩壁下，修一条水渠引水灌溉。但一直

修来修去，都无法成功。因为这是一个悬崖，石

质坚硬如铁。仙人铁拐李路过这里，看到百姓

如此辛苦，他善念一起就用他的铁拐杖一划，

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条水渠，所以此渠也取

名为仙人渠。

置身山中，举目所及皆是山峦青绿，让人

恍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再向前走往左侧山路

下方看到峡谷内一条瀑布，因山中泉水潺潺流

淌至此，缓缓跌落成九级，于是当地人称之为

九叠泉瀑布。瀑布飞珠溅玉，如雪似银，在阳光

的照射下，分外妖娆迷人。

沿着山路继续前行，俯瞰峡谷深远，溪水

叮咚，如鸣环珮，岩石、青苔相映成趣，路边金

色的野菊花散落在草丛间，静谧中带着些许散

淡，朴素无华的生命中尽显低调而不张扬的真

谛。

行至山中腹地，四顾观望，左右两边群山

环抱，有一枫树叶红似火，在清寂空阔的山间

绽放绚烂而热烈的本真性情。思绪起伏间，只

觉清风拂面，有如母亲温柔的手摩挲在脸颊鬓

发间，顿觉些许暖意荡漾在心头。

山路渐行渐陡，终于行至一平坦开阔处，

只见左侧路边有一石头 雕 刻 的 龙 头 里 喷 出

源源不绝的泉水，泉水下方是一石砌的四方

水井，泉水清澈澄明，似乎不掺杂丝毫杂质。

忍不住用手捧起浅尝一口，感觉味道清凉甘

甜 。站 立 之 后 ，看 见 泉 水 右 上 方 有 一 石 刻 碑

文。从碑文中得知天蓬岩风景区素以山奇景

秀 水 灵 而 闻 名 遐 迩 ，尤 以 水 灵 为 最 。传 说 有

乌 龙 潜 于 洞 泉 山 底 ，吐 纳 云 雨 ，遂 有 清 泉 从

岩 隙 喷 涌 而 出 。此 水 得 天 地 精 华 ，经 千 年 岩

髓浸润 ，富含矿物质 ，甘醇可口 ，古有“泉清

如茶，水香似麻”之美誉，人们于古塔前垒石

为池，以方便民众取用，名曰“龙井池”。据说

常 饮 此 水 能 祛 病 延 年 ，强 身健体。己亥六月

山洪暴发，一夜间，古池颓毁，唯余满目疮痍。

人们扼腕叹息，感念泉水润泽之恩。或捐资，

或捐工，或捐物，历时数月，龙井池终于被重

修一新。

从龙井池再向上走五十米左右，一座庄严

肃穆的古刹呈现在眼前。修建于唐朝武德年间

的天蓬古刹，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中间

因各种原因曾损毁，经当地百姓不断修缮最终

保存为现在的模样。群峦环抱中的天蓬古刹曾

是佛仙圣地，佛教泰斗陈健民等远近不少禅宗

曾在此修炼。

这个古刹里面还有一块匾。相传是乾隆十

九年当时的攸县县令在这里求雨时手书的一

块匾。谓曰“盛世云龙”，现在一直挂在庵子里。

穿过古刹，沿着石阶向上行走，看见一个

天然溶洞，名曰龙王洞。这是一个由雨、风、狮、

龙四洞串联的天然溶洞。走进龙王洞，一股寒

意扑面而来，洞内地形复杂，风景变化无穷，石

笋、石钟乳等比比皆是。2004 年，中国地质考

察队到此考察，确定天蓬岩为典型的国家级地

质公园。

在龙王洞的一侧，矮矮的竹林，生长在灌

木之中。走近一看，竹秆不大，小而奇特，竹秆

呈四方形，有棱有角，每一竹节都朝上生满了

刺。同行者告诉我这就是天蓬奇观——方竹。

天蓬岩景区有 30 亩方竹，为世所珍稀。方

竹，上圆下方，如竹筷倒插。上圆部分基本保持

360 度的同心圆，下方尺寸四棱分明，并且节

上生刺。方竹成丛生长，高 1 丈—2 丈，大的有

6 寸围，再小的也有 1 寸大。

方竹，有上千年的生长历史，早在北宋徽

宗崇宁年间(1102—1106)攸县人彭天益任大学

博士时，当徽宗问攸县的风土怎样时，彭天益

富有诗意地回答：“鸾山配凤岭，金水绕银坑。

金柑玉版笋，银杏水晶葱，更有十万户，俱称是

故家。”彭天益在廷对中的“玉版笋”就是指和

金柑同在秋天收获的天蓬岩八月所生的如玉

如翠的方竹笋。奇怪的是天蓬岩独生此竹，其

他地方移植都不能存活。

沿龙王洞上行，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

披拂。一株古枫树立于灌木丛林之中，树基浑

圆，占地宽广，冠盖如云，显得古朴而庄重。细

看树上的铭牌，此树已有八百多年历史。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

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

之娱，信可乐也。

游天蓬岩
陈朝阳

白泥湖国家湿地公园 ，位

于长江与洞庭湖交汇的生态要

塞，是东洞庭湖鸟类迁徙廊道

的重要驿站。

踏上湖心的木质栈道 ，脚

下 流 淌 出 空 洞 而 富 有 弹 性 的

“咚咚”声响，我似乎感觉到了

这片湿地的心跳。水天相接处，

不少白点缓缓移动，如同宣纸

上偶然滴落的淡墨被水洇开，

化成柔软的云絮。

我惊奇地发现 ，那是蓝天

“高贵的舞者”天鹅。

天鹅优雅 地 浮 在 水 面 ，羽

翅沾着细碎的水珠，宛如撒了

层碎银子。一只天鹅将长颈弯

成 优 美 的 弧 线 ，喙 尖 轻 触 水

面 ，洁 白 的 尾 羽 翘 向 天 空 ，像

朵 盛 开 的 白 莲 。片 刻 ，天 鹅 抬

起 头 ，喙 里 衔 着 一 截 嫩 草 ，抖

抖头上水珠，转头递到身旁一

只天鹅嘴边。相伴的那只天鹅

偏 过 头 ，叼 过 草 叶 ，脖 颈 蹭 蹭

同伴颈羽。

一阵风掠过湖面 ，水波悠

悠晃动，两只天鹅的影子在水

中 交 叠 ，脖 颈 相 缠 成“ 心 ”形 ，

任由水波流转，始终相依相偎，湖面洋溢着

亲昵的暖意。

我正凝神细看时，一只天鹅昂起了头，朝

向天空鸣叫。声音不高，却带着穿透的力量。

紧接着，几只天鹅应和起来了，声音此起彼

伏，绵延不绝，恍惚唱诗班悠扬圆润之声在教

堂回荡，似乎诉说迁徙路上的艰辛和对这片

栖息之地的深情。

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历经艰险，

选择在此度过寒冬，这是对白泥湖生态环境

最宝贵的献礼。优良的水质，充足的食物，不

受打扰的静谧，构成了天鹅可以托付生命的

港湾。

有人说，天鹅是天生的舞蹈家，羽毛是华

美的舞衣。天鹅划过水面，或掠过天际时，背

上的羽毛，成了天地间最动人的诗行，写着生

命对自由的向往。

我沿着湖岸悄悄移动，在一处芦苇半掩

的土坡上坐下来。离天鹅近了，看得更清楚。

我发现天鹅羽毛的白是活泼的，有层次的。颈

项处的羽毛纤细如雪绒，贴着水面，洇染了一

抹湖水的淡青。背上的羽毛，细密而呈覆瓦状

叠合，每片羽瓣似半透明的玉质小扇。根部凝

着乳白。

湖心开始骚动起来。天鹅的长颈微微前

伸，琥珀色的眼瞳凝望远方的天际，脚掌在水

下发力。转眼间，身体如离弦的

羽箭，贴着水面向前滑行。水花

被天鹅劈开，溅起细碎的银珠。

天鹅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

洁白的身躯同水面形成一道流

畅的斜线。羽翅缓缓张开，绒羽

被湖风掀起。蹼掌蹬踏湖水，水

面泛起一道弧形的浪痕“哗啦

啦”的水声格外清晰，像是为起

飞奏响的序曲。

忽然 ，天鹅的翅膀猛然展

开，像两面洁白的风帆。天鹅挣

脱水面的束缚，腾空而起。长颈

挺直，双翅平展，像洁白的云絮

飘向天空。天鹅盘旋半圈，似乎

在回望这片养育它的湖水，随

后，振翅向着远方飞去，湖面与

天空的界限几乎消失，化为一

片混沌的梦境。

平常 的 日 子 里 ，我 们 的 视

野总被高楼切割成碎片，身处

的 空 域 ，充 满 了 车 流 、机 器 、

KTV 的 喧 嚣 。天 鹅 的 翅 膀 提

醒 我 ，在 这 片 安 静 的 湿 地 ，依

然 存 在 着 一 种 基 于“ 天 道 ”的

庄严。天鹅从来不关心人类的

日程表，只遵循季节指令和内

心本能。这种单纯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自

然哲学和法则。

每年入冬的日子，数以万计的西伯利亚

候鸟在此栖息、觅食，形成湖光潋滟、百鸟翔

集的生态奇观。岳阳市云溪区将其规划为沿

江环湖生态旅游廊道重点区域，冬天到这儿

看天鹅绝佳表演，成了景观区游览的重头戏。

湿地以其丰饶与安宁，自然而然吸引了这些

美丽的精灵。人类谦卑地退后一步，为这份和

谐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古人说的“天人合一”，

不是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或者摒弃文

明、回归原始，而是怀着敬畏之心，成为自然

宁静的守护者。

这当口，忽而记起了《瓦尔登湖》中的天

鹅。梭罗笔下的天鹅，承载着深刻的象征意

义。它们是自由与原始之美的化身。“天鹅之

歌”的古老传说，暗合梭罗对纯粹精神境界的

追求——如同天鹅临终时的悠扬吟唱，纯粹

的生命与精神本就该以洁净、庄严的姿态存

在。

我和天鹅，隔着一片湖水，维持一种微妙

的平衡。看着或浮游，或飞翔的天鹅，我脑子

里冒出一个想法：人类守护着这片湿地，说到

底，就是守护我们内心的那片纯净和安逸。人

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如同冬日里的一抹暖阳，

温暖了人生整个旅途。

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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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写作家

2023 年 11 月 初 ，我 向《岳 阳

文学》投递了一篇科幻短篇小说。

小说栏目责编潘绍东加了我的微

信，给我的小说提出了一条修改

建议。我修改通过后，这篇小说发

表在《岳阳文学》2023 年第 6 期，

这 也 是 我 初 次 在 纸 媒 上 发 表 小

说。

微信上相识后，我闲时便在

网上阅读潘老师的作品。首先读

的是《歌郎》和《我们都不是坏人》

这两部短篇小说。罕有地读到这

种有家乡方言色彩、烟火味十足

又 具 有 传 奇 之 美 的 现 实 题 材 小

说，内心充满了新奇感和亲切感。

我早前计划由幻想类小说转

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在以老家

为地域背景试写短篇小说时，也

想用方言表达，却发现有两难：一

是 找 不 到 特 别 合 适 的 字 词 去 表

达 ；二 是 纠 结 ，总 担 心 读 者 看 不

懂，导致频繁地改来改去，进而放

弃。读过潘老师的小说，我眼前一

亮，也如醍醐灌顶般地得到了启

示：哦，原来方言可以这样表达,

真是妙呀！

这样的阅读体验让我十分受

益，不由得激动地向潘老师传达

我的阅读好感。

2024 年 7 月 底 ，我 报 名 参 加

了岳阳市作协举办的改稿课。在

改稿课上，见到了潘老师——他

坐在前排和大家一起听了一上午

的课。课间休息的时候，潘老师从

前排起身，途经过道时，还主动与

坐在后面的人依次握手。坐在后

排的我赶紧起身，与潘老师握手

打招呼。

碰巧的是，没过几天，我们湘

阴县作协在岳阳市作协的大力支

持下，也开办了改稿课，邀请的正

是《岳 阳 文 学》的 编 辑 团 队 来 指

导。向来积极好学的我自然不会

错过这样的机会，也正是这份积

极让我得到与潘老师面对面交流

的机会。

轮到分析指导我投递的小说

作品时，潘老师首先对我的文笔

予以了肯定，这给了我很大的信

心。接着他又耐心解读分析，给我

的小说提出了包括简化标题在内

的十二条修改建议，我认真聆听

并做了笔记。他的指导真诚实在，

都是难得的经验之谈。

改稿课临近尾声，有其他文

友向潘老师倾诉当下发稿难的烦

恼与困惑时，率性的我脱口而出：

“我就和别人不同。我主要是享受

写作的乐趣，对发表没有太大的

执念。”潘老师接话说：“这种创作

心态是很好，但是人总归是需要

不断被激励的。尝到发表的甜头

后，会激发出更多热情去创作。”

当时，我并不能完全认同。过后仔

细一想，确是这个道理，由此改变

了平时写作以“率性而为，自娱为

主”的想法和做法。决定以后要耐

心将作品打磨出“文以载道”的价

值，争取有更多的发表机会。

课后，我举一反三，分析总结

将改稿课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

小说存稿的修改中，颇见成效。一

篇六千字的现实题材短篇小说投

稿一个月后发表于 2024 年 11 月 7

日的《天津日报》。尤为可喜的是，

在改稿课上经潘绍东老师指导过

的 题 为《天 青 色》的 万 字 短 篇 小

说，幸运地被《延河》下半月刊小

说责编慧眼相中。这意味着我向

现实题材小说进军的创作转型之

路正式开启。

这种进步让我感动：能遇见

潘绍东老师是一种幸运。他给予

我的鼓励和指导点亮了我的小说

创作之路，并将使我在今后的创

作中持续受益。他赠予的小说集

《歌郎》堪称经典，已成为我反复

阅读研习的范本。每一次翻阅，都

会有不同的体悟和收获。

有句话说“认识一个人，打开

一扇窗”，感谢潘绍东老师的不吝

赐教，也感恩这因文学而相识的

缘分。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

员。潘绍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湖南省小说学会副会长、岳阳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

文路遇贵人
易美

粮站的月光
罗宇

嘉禾的金色稻田让仓廪变得盈实。 通讯员 摄

一

月光从广济墟的老戏台那边漫过来，带着

稻谷的清香，还有秋露的微凉。这里是湖南嘉禾

县石桥镇石市村，一个被时光遗忘的粮站。没有

车马声，没有游客，只有四季静静流转，守着最

初的使命。

月光认得路。它引着我在斑驳的院墙间穿

行，最后停在那两座圆仓前。它们像两位披着月

白衫子的老人，相对无言。“土圆仓”——这种特

殊的圆形建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国粮仓

的典范，如今成了嘉禾粮仓文化的活化石。墙角

的铭牌告诉我，“嘉禾”这个名字始于明代，从

“禾仓堡”演变而来，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粮仓

传承。其实，这里的农耕文明还能追溯到更早的

汉代。

月光染透了夜色，星星躲在藤蔓间眨眼。我

踩着青石板慢慢走，石缝里钻出的狗尾草在风

里轻轻摇。月光像我的目光，轻轻抚摸圆润的仓

体；又像远方的客人，用温柔的手叩问斑驳的墙

皮。那些剥落处都是岁月的印记，正无声地向月

光倾诉。

1973 年，嘉禾县投资 1.64 万元建了八座土

圆仓，石桥粮站这两座是仅存的幸存者。不知道

粮站的月光还记不记得，在那些饥荒与战备的

岁月里，这里曾装满了多少人的希望。

在粮站的老值班室前，我停下脚步。这座建

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平房，红砖灰瓦，石阶斑

驳。从这屋里走出过一代代守仓人。当年从这里

进出的，有推独轮车交公粮的农民，有拿账本清

点库存的职工。他们迎着风雨，守护粮食，走过饥

馑与丰收。旧时的月光照亮过他们的脸，见证过

他们的汗，最后把这一切都留在了这片土地里。

二

今晚的月光是从钟水河那边洒过来的。我

仿佛听见月光在流淌，带着河水的叮咚，还有隐

约的渔歌。老人说，河畔曾有条古道，从明清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是四里八乡送公粮的

必经之路。在那个重视粮储的年代，这里留下了

历史的回响。

我突然想：五十多年前的今夜，新建的土圆

仓是不是也披着这样清亮的月光？

记得 2023 年春天，我回乡探亲。从县城到石

桥，再从石桥到广发。黄昏路过广济墟，人和夕

阳一起沐浴在古风里。那时乡村振兴的号角刚

刚吹响。我站在古墟场的石板上，看着月光慢慢

漫上土圆仓的瓦顶，听着月光深沉的诉说，心里

泛起波澜。土圆仓的名字连起嘉禾的名字，就像

一部浓缩的农耕史。目光掠过沧桑的建筑，我整

理着起伏的思绪，心潮像被古老风车扬起的稻

浪。回到县城后，我还写了篇《粮仓记忆》。

两年过去了，嘉禾还是那个嘉禾，月光还是

那个月光，可石桥粮站却让我品出了不一样的

滋味。这里没有现代粮仓的气派，没有智能设备

的先进，只有岁月沉淀下来的质朴。月光下，圆

润的仓体、斑驳的墙面、精巧的八角顶，像一帧

帧褪色的老照片，散发着遥远时光的慢节奏，还

有满满的沧桑。

走在依墟而建的粮站里，一砖一瓦都浸着

湘南的风情。院落还保持着上世纪的模样，青砖

铺地，瓦当滴水，连草和树都带着时代的印记。

不知是附近的桂花开了，还是农家新煮的米饭

出锅了，空气里飘着若有若无的香，那种让人怀

念的乡土气息。广济墟飘来的叫卖声，给深秋的

夜色增添了几分凉意。我站在老院子里，想象当

年收粮时节的热闹，回味变得特别悠长……

三

石桥粮站的月光是带着故事照过来的。历

史与现实在这里对话，让人感动，也让人沉思。

现存的建筑很少，却格外珍贵。我走近一座土圆

仓，月光从八角攒尖顶泻下来，银白的光勾出圆

仓优美的轮廓，像一首立体的诗。说是粮仓，可

斑驳的墙面也在诉说着时代变迁。新挂的保护

标识悬在沧桑的墙体上，时代到底进步了，老建

筑获得了应有的尊重。

这让我想起刚才在广济墟看到的老茶馆。

紧贴土墙的竹架上摆满茶具，新茶的清香和老

屋的霉味交织在一起，感觉很特别。几个年轻人

坐在八仙桌前，品着当地的绿茶，不停拍照。他

们应该也是从县城专程来的。看惯了高楼大厦

的人，来到石桥粮站，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走进这里，就像打开一本历史教科书一样。

月光笼罩着院落，轻抚我的身影，也轻抚我的

心。来之前，我对嘉禾的印象只是“千年粮仓、农

耕文明、特色农产品”。但这个夜晚，我看到了不

一样的嘉禾。我喜欢这里的月光，它不仅照亮了

历史痕迹，还照亮了文化脉络。我在月光里用心

感受每一块砖石，听它们在夜色里低语。

看过粮仓后，我沿着院墙漫步。现存的主要

建筑就是这两座土圆仓和旁边的两座苏式仓，

青 瓦 覆 顶 ，石 灰 抹 墙 ，处 处 都 是 岁 月 的 痕 迹 。

这些建筑巧妙融合了北方粮仓的实用和南方

民 居 的 灵 秀 ，像 饱 经 风 霜 却 依 然 挺 拔 的 守 望

者，在月光下静静讲述着关于土地、粮食和人

的故事。


